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一回  夢覺渡頭雨村遇舊　緣申石上士隱授書

　　古今第一部奇書就是《石頭記》，記的是大荒山青埂峰下，有一塊女堝氏補天剩下來的大石。那石自經煅煉通靈，可大可小，

被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引他幻形入世，在溫柔富貴場中混了一場。因此，把經過事跡自己記述下來，又因書中有太虛幻境眾仙女唱

的《紅樓夢》曲子，所以後來看書的都稱他《紅樓夢》。　　書中真事隱去，無從考證。又只記他一番入世、出世的事，並沒記他

出世以後的事，以致此書風行之後，不免破費了文人墨客多少的閒筆墨，誆騙了香閨繡閣多少的冤眼淚。還有一般癡人，以為寶

玉、黛玉如許鍾情、如此結局，是千古的大缺憾。

　　必得把他們二人做到死者復生，離者複合，這未免把《石頭記》看得忒真了！有的說這般人是狗尾續貂，有的說他們是畫蛇添

足。狗尾也罷，蛇足也罷，橫豎各人肚皮裡一種不平之氣，借著這枝筆揮灑出來，也自痛快。

　　不想更了若干劫，歷了若干年，又出了一部《紅樓真夢》。

　　當時，有個燕南閒客瞧見書中回目，認為希奇，要想買他回去。

　　偏生那個賣書的說是海內孤本，勒掯著要賣重價。那燕南閒客一來買不起，二來又捨不得，只可想法子向那賣書的商量，花了

若干錢托他抄了一部。那天拿回來，便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。

　　一日，在酒座中談起此書，大家都問書上說的什麼？燕南閒客只得述個大概。座中有個趨時人物冷笑道：「這部書我已聽人批

評過：頭一件，於現在時代不對。二則文理未免太深，又是詩，又是詞，又是文章奏疏；連那些戲詞、酒令，都是文縐縐的！連我

都念不下來，別說那般簡體字出身的了。三則說得成仙太容易。那神仙的事誰都聽見過，可是誰也沒瞧見過。

　　世界上那裡有這們許多的神仙呢？依我看也不過信口開河，像劉姥姥謅的若玉小姐罷了！」燕南閒客笑道：「閣下如此博雅，

只短點《紅樓》的學問。那《紅樓》原書上分明說的無朝代年紀可考，當然不是現在的事。若說他文理太深，原書也是如此。

　　這全是賈寶玉自己記下來的。他本是舉人出身，一肚子的書在那裡做怪，寫出來那能合你們諸位的眼呢？至於神仙的話，也是

和原書前後銜接。對不對得問寶玉，我們那裡知道？」

　　又有一個研究紅學的，也在那裡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個書名我就不懂。這部叫做真夢，難道原書所說的倒是假夢？怎麼又說『賈

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』呢？」就中有個老者拈髭微笑道：「老兄沒瞧見前書內太虛幻境石牌坊的對聯麼？那對聯是『假作真時真

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』世間事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倒是真的；有形的終烏有，無形的亙古常在。真真假假，有有無無，總是一

般。老兄又何必太認真呢？」

　　話言未了，驚動了一位不衫不履、不夷不惠的半老老翁。

　　此人姓顧，字雪蘋，東越人氏。說起他的家世，是四世公卿，一門科第。他自己的身世更奇，說起富來，也享受盡園林絲竹之

娛，到頭來只剩一枝破筆。說起貴來，也叨拜過蟒玉金貂之寵，到頭來只剩一領草衣。生平志為名臣碩輔，卻弄得不良不莠，一事

無成；性情篤於人紀天倫，更擔盡不孝不忠，一文不值。也算是一個不幸可憐的人罷了。當時聽見這番議論，不免觸動他的心事。

就拱手向老者說道：「適才高論，心佩得很。若論真真假假，有有無無，鄙人於此中得到經驗不少。世間事那有真的！做官的時

候，腰金帶玉，前呼後傭，好像真闊了似的。剛要爬到梢上，被那缺德的把你老根都刨掉，不用說官兒沒人認你，就要找那套官

衣，也只可在戲台上見了！你說能算真麼？有一種聰明人說是官不在大小，多攢錢就好，攢了錢總是我的。那知道來的艱難，去的

更容易，坑的坑、騙的騙、倒的倒，不到幾年的工夫，就鼓搗光了。能夠留下一點給你，吃不飽，餓不死，這還是便宜的。那些看

財奴，把錢財看得緊緊的，一個大錢捨不得用，那也是白饒。就是鎖在鐵箱子裡，到他該走的時候，也會變青蚨蝶飛了，白老鼠跑

了呢！你道錢是真的麼？再說父母、妻子，一輩子守在一塊兒，斷不能說是假的。可是到了撒手的時候，誰也顧不了誰！就是我們

有生以來所見所聞的，到了今日，簡直的翻了一個過，再要找從前的事，連個影子也沒有了！在當日看來何非真，到今日看去又何

事非假！你若太看真了，無非是自尋煩惱。咱們且就書言書：那《石頭記》原書上就說明那些真事都是假的，但看他說的將真事隱

去，自托於假語村言，便是此書的定義。其中一甄一賈，分明針對。書上所說都是賈府的事，那甄府只在若有若無之間。可見有形

是假，無形是真，這話是定然不錯的。即至黛玉的夭折，寶玉的超凡，做書的雖如此說，又安知不是假托。就照著書本說去：金玉

姻緣，結為夫婦，表面是合的。然而一僧一寡，合而終離，這是人人看得見的。木石因緣，中途分散，表面是離的。看官試想：所

謂神瑛侍者，太虛幻境也到過，赤霞宮也住過。既到了大荒山，來去無拘，行止無礙，何難再至太虛幻境與絳珠仙子相見？況且原

書說的：寶玉聞知黛玉凶耗，即時痛哭昏厥。魂到冥間，遇見一人說道：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目下已至太虛幻境；如果有

志尋訪，潛心修養，尚有相見之期。試問：寶玉若不為他林妹妹，如何去做和尚？既千辛萬苦去做和尚，焉有不尋訪林妹妹的道

理？由此看來：寶黛雖離，終必複合，與金玉姻緣的結果恰是相反。但，書中雖然揭出，讀者未必領會得到，枉自替寶黛傷心落

淚，豈非至愚。這部《紅樓真夢》鄙人未曾寓目，臆料必是就此發揮，揭破原書的真諦，喚破世人的假夢，故於書名上特標一

『真』字。諸君以為如何？」燕南閒客正要答言，那老者又道：「諸位但議論此書，可知道此書的來歷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願聞其

詳。」老者道：「說來話長。鄙人姓石，字鴒原，生平專好古董。

　　因為家兄收藏一把名扇，城裡頭有個賈恩侯要想出重價買他，偏生家兄執意不肯。不知姓賈的如何和州官算計，硬迫著把扇子

追了去，以致家兄銜恨畢命。為此，我便將收藏古董一齊都出脫了，在京裡開了一個小小的南紙鋪，借此隱身。那天，在櫃上遇見

古董行的冷子興。我們從前雖然交往過，卻也多年不見，不料他鬚髮都白了。據說古董行的生意，這幾年也很不易做。因想起他的

好友、前署尚書、後降府尹的賈雨村，問他為什麼不找賈雨村去呢？子興說道：『別提了，雨村比我還窘呢！他那回因案罣誤，定

了徒罪，後又遇赦放回。一直有十多年，家裡沒得著他的消息。那位甄氏夫人到處求籤、問卜，還為他吃了長齋，始終一無徵驗，

以為必是路遇不測的了！那知道前年冬天，他飄然一身，忽自回到湖州家裡。說是走到什麼津、什麼渡口，遇見了一位道者，就是

他的恩人甄士隱。邀他到茅庵裡，說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，他多半不懂。後來，甄士隱有事走了，他一覺睡下，也不知睡了多少時

候。睡中不覺得饑渴，醒來也不見一點老態。古來陳希夷善睡之外，大概就得數他了！』我想這甄老先生必是成了仙了，可惜那賈

雨村當面錯過。我們要想出世離塵，偏又遇不著。」言罷歎息！眾人也有稱奇的，也有嗟歎的，也有將信將疑的。顧雪蘋道：「這

跟這部書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　　那老者又道：「我還沒說完呢！那年，他驀地一覺醒來，看見風霾瞇眼，天色昏黯，遠遠似有許多狼嗥、虎嘯、猿啼、鶴唳之

聲，卻不見有人。心中暗想：如此荒曠幽寂，恐非人世。

　　正在傍徨無措，忽見一道者，羽衣星冠，緩步而來，不禁大喜。

　　忙即迎前問訊，原來又是那位恩人甄士隱。雨村走近打恭，道：

　　『昔年與老仙長一別，直睡到如今，不料又在此相遇，真可謂有緣了。只是舉目窮途，棲皇無托，夙承不棄，還求引度！』說

罷，又振衣下拜。士隱連忙扶起道：『尊官塵緣未了，尚非超解之時，由此圖南便是歸路。目下恰有一樁為難之事，正慮無人可

托，若閣下奮身任之，功德不小。』雨村驚訝道：『仙長靜修如此，有何為難之事？』士隱道：『此事關涉貴宗，就是寶玉現今的

下落與榮寧兩府後來的結果。前此，閣下曾說寶玉有如此的來歷，何以迷情如此又豁悟如此？不知由情生悟，由悟證情。仙草通靈

形離神合，所謂原始要終之道，盡在於此。

　　『雨村聽著，不甚瞭解，因說道：『下鄙愚昧，願賜明教。』士隱道：『世人所見，不外形氣之間離合悲歡，一生顛倒。究竟



人世光陰有限，造化功用無窮，有形的悲離，未必不是無形的歡合。即如柳湘蓮與尤三姐，潘又安與司棋，尚且攜手情天，補還缺

陷。何況通靈寶玉久經煅煉，大有神通，他的力量可以補天，豈有自留缺陷之理？這也是一定的，無奈世人耳目所蔽，見不及此。

』」

　　「言次，從袖中取出一部錦函珠字的書，授與雨村，說道：

　　『貧道前日至太虛幻境，見著神瑛侍者，承他檢授此書。據說自從他到大荒山以後，以至復到太虛幻境，中間許多經歷，還有

榮寧兩府近年復興的事跡，一一手記在此。意欲傳向世間，免得世人看著前書的藏頭露尾，妄生揣測，轉滋疑惑。今即煩貴官為我

傳之。』雨村不敢諉辭，忙即接過。又欲叩修身繕性之要，士隱微笑，念了四句言詞，是：

　　造化本非空，真處在虛渺；

　　枉教假營營，那得真了了！

　　言畢便要告別。雨村牽衣挽之，固求援引，士隱道：「未了便來，了了便去。尊官自愛，後晤有期。」舉袖一揮，忽然不見。

　　「雨村惘然若失，不知又走了多少冤枉路，才遇著一個似人的指與途徑。後來攜了此書，走過了湘楚江淮等處。所到地方，江

山猶是，閭里都非。中間路過南陽，那裡雖然經過兵燹，這些年休養生息，如今卻是市廛豐阜，士民康樂，大家都頌揚賈節度的德

政。雨村問是那位賈節度？不料就是寧國府的賈珍。

　　大家知道雨村是他同宗，都要盡個東道之誼。也有請宴會的，也有送盤川的，在雨村倒是得之意外。又一次，到九江去訪那琵

琶亭的名跡，見那裡家家戶戶都供著賈兵備的長生牌位。細看那上頭的名諱，卻是賈蘭。問他們為什麼都供這位賈大人？

　　那些年輕的，說得不大清楚；問到年紀大些的，都道那回亂事若不是賈道爺幾句話彈壓下去，我們通城的身家性命就都完了。

　　雨村聽了也甚感歎！這回恐怕驚動大眾，不敢說是同宗，只說隨便問問罷了。

　　「及至逛到金陵，親訪榮寧兩府，見府門內外油飾尚新，石獅雄踞如故。從牆上望進去，那些崇甍畫棟卻不免剝落坍損，園內

參差老樹，也砍伐了不少。心想：他們為什麼只塗飾外面？正經的房屋、樹木，倒不去整理整理聽他毀壞呢？因此，不免添了許多

感慨！又想起自己已迫衰年，當日出領夏卿，入贊樞務，何等暄赫！中間經了幾次風波，轉瞬炎涼，似醒了南柯一夢，並不能像賈

珍、賈蘭在地方上留點遺愛。因此，宦情冰冷。」

　　「回到湖州，才知他第二個兒子已經進了學，中了副榜，在二十四歲上得病夭亡了。剩下兩子，又都因為衣食之計，奔走在

外。從此益發勘破世情，只同嬌杏夫人鄉居養老，暇時著書課孫，將此書手自抄寫。卻不料此書到了雨村手裡也經過三度難關，幾

乎被毀。第一次是嬌杏夫人見了此書，陡然發怒，說道：『上回由你傳出去的那部《石頭記》，把咱們老根兒都掀騰出來，提起我

總說是個丫頭。我做了半輩子的太太，誰敢說我是丫頭出身，倒被你卸了底啦！這還是小事。我那回在院子裡掐花，剛巧你來了，

我瞧瞧來的客是誰，這也是平常的事，那裡就是看上了你呢？照《石頭記》上那麼說，好像我有什麼不正經似的，這可冤死人了。

這部書不定又編派的什麼話，傳出去又生是非，不如索性燒掉他乾淨。』說著，便搶過這部書，要往柴灶裡送。虧得雨村搶回來得

快，又再三央及他夫人，還把書翻了一遍給他看，說這上頭並沒有編派咱們的話，才算免了這一難。第二次是湖州大水。雨村家門

口是桑園，桑園外頭就臨河，河水一漲，就直灌到他的屋子裡，那書房就有四五尺深的水。又虧得雨村頭一天夜裡把這部書帶到樓

上去校對，沒有被龍王父收了去。」

　　「這水火二劫都免了，偏偏又碰著太歲。原來湖州有個老光棍，此人姓錢，名孔昭，專好包攬詞訟。說起案子來只知道要錢，

連親生的姥姥也不認。又因他廣開方便，只要收了一百大錢，就肯替人說事，人都稱他為百大先生。他和賈雨村也沾點世交，聽人

說雨村回來了，以為做過大官的，一定大有油水，要狠狠的吃他一注。當下就找了一幫刀筆，造了假借據，硬說雨村欠他舊債，那

個居中，那個做保，都簽了押。先叫人來向雨村討債，雨村不理，便告到縣裡。那縣官見中證確鑿，又受了錢孔昭之賄，立時判令

賈雨村還錢，若不還就要抄他的家產。

　　可憐那賈雨村此時只有幾畝薄田，一所老宅，若抄了去，可往那裡存身呢？幸而湖州知府和賈府尚有交情，把案子提到府裡，

判令和息。那錢孔昭知道雨村有這部《紅樓真夢》，又要想借此敲他竹槓。嬌杏夫人畏禍心切，打算把這部書乘夜銷毀滅跡。

　　雨村道：『此事萬萬不可。說起來還是你的舊主甄公再三托付給我，不要說把他毀掉，就是被官裡抄了去，咱們也怎麼對得住

甄公呢？』於是，一面將此書寄放出去，一面托人和錢孔昭說情。終究把田地變價，送給他三百吊錢，才算了事。諸位想想：這部

書可是容易留下來的麼？」眾人聽那老者說得原原本本，無不歎異！

　　顧雪蘋又對那老者道：「閣下與賈府有仇，還肯說他們的好話，這般古道真不可及！」老者道：「這些事跟書上頗有關涉，說

出來可以對證。再說深了，舍下也不過和那賈恩侯有些仇隙，至於賈府上累世厚道，我們也都受過好處的。別的不用說，就我那回

患半身不遂，若不是賈狀元的太夫人施給活絡丹給治好了，那裡還有今日呢！」雪蘋道：「究竟還是老輩長厚。如今的人只記人家

的仇，誰還記人家的好處呢！」等到臨走，雪蘋向燕南閒客商借此書，起先不肯，還虧那老者出面擔保，才肯借給他。雪蘋先從頭

檢閱了一回，見所說大旨皆與前書不悖。且按跡循蹤，不涉穿鑿。那上面還有大賢大忠理朝廷、治風俗的善政，是前書所不及的，

奇警處頗能令人驚心動魄。因此，也手抄了一部。

　　那一天，雪蘋正在西山別業。園花盛開，春光似錦，獨自在花陰下徘徊賞玩了一番。回至洗紅軒裡，取出此書抄了兩頁，又重

新恬吟密校。忽聽得蠣粉牆外隱隱的一片歌聲，便歇下來傾耳細聽。唱的是：

　　敗錦糊窗，當年紫誥香；落花啼鳥，誰知鐘鼎場。渺金門黯黯斜陽，碧油幢又換了青蘿帳。休說是望金張，譽馬揚，到頭舞袖

更郎當。昨日揚柳殿前千騎擁，今朝蓬蒿徑裡一身藏。

　　金穴量，金谷裝，繁華流水無歸往，苦費牙籌計短長，可憐心力都成枉！舐犢忙，保不定投袂向何方？好風光，那知道冷落了

烏衣巷！只貪題柱貴，那管倚閭傷。陌頭長綠桑，壟頭生白楊，渺茫茫，人間何處是真鄉？漫牽腸，醒來時只當一枕熟黃粱！

　　雪蘋聽得歌聲大有玄妙，連忙開門望去。只見一個道者在柳陰中走著，將要轉過山坡了，趕即放步追上，迎頭下拜。道：

　　「仙長莫不是士隱甄老生麼？」道者大笑道：「什麼是真，什麼是假？山人一概不知，只曉得空空二字。」雪蘋道：「如此說

來，道長的法號一定有空空二字。我顧雪蘋仰慕已久，幸會！幸會！」

　　原來那道者正是空空道人。當下被雪蘋道破，又是一場大笑，說：「你居然認得空空二字，這就難得。」雪蘋道，鄙人正要請

教。從前那部《石頭記》，相傳是道長在青埂峰見過那位石兄，和石史還有一番問答，那書便是從石頭上抄下來的。

　　如今又有一部《石頭後記》，又叫做《紅樓真夢》，到底是真是假，道長必知其詳，務望指示。」空空道人道：「真夢也好，

假夢也好，自己的夢做不完，何必管人家的閒夢呢？」雪蘋道：

　　「敝廬就靠著石居，和石兄大有緣法。石兄的夢，就如同我的夢一樣，是必要請教的。」空空道人道：「山人近日甚忙，好多

時不曾到青埂峰去，不知那塊頑石在與不在？那上頭可曾添些字跡？等我閒了的時候，到那裡親自去看。如果真個添了字跡，彼時

再抄下來和你對證。眼下我還有事呢！」雪蘋笑道：「道長既然開口空空，閉口空空，怎麼還有許多的事？可見還不是真空。」空

空道人又大笑道：「世間的事都是從空空裡生出來的，叫我怎得不忙。前兒，還同不空和尚彼此鬥法，那和尚好生厲害，若不是山

人會擺空中大陣，險些被他鬥敗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走。

　　雪蘋還要追他，追至山坡轉處，不見蹤影。只得緩步回來。

　　回至山齋，見這部書還在案上，落了一層層的花片。忙將花片親自收拾，裝在古錦囊裡，仍舊校他的書。欲知書中事跡如何？

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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